
1971年10月25日深夜，聯合國第二十六屆聯大，以76
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這是我們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外交
戰線上取得的歷史性的勝利，也是全世界一切主持正
義的國家和人民和我們共同奮鬥的結果。消息傳來，
舉國歡騰。
本人有幸作為第一批工作人員出席聯大會議，並在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我清楚地記得，1971年11
月9日，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為團長的代表團離開北
京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親自率領全體在京的中央政治
局委員到首都機場送行，還有4000多名首都各界群眾歡
送。總理非常高興，見面時同我們代表團成員一一握
手；在代表團登機前，總理堅持同每一個成員再次握
手。那是我最後一次見總理，場面很感動人。
我們一行先赴上海，換乘法航班機，經過二十幾個

小時飛行，於11月10日抵達巴黎。11月11日，我們乘法
航班機赴紐約。當飛機臨近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時，
機長跑來告訴我們，有五百名記者在機場恭候我們。
我們從飛機舷梯下來，看到離舷梯不遠的地方，是黑
鴉鴉的一片記者。
11月15日，聯合國第26屆聯大舉行專場會議，歡迎中

國代表團。15日上午，當中國代表團步入會場時，座無
虛席的大廳內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由於要求發言的
代表不斷增加，原定上午結束的會議，開到了下午6點
多。會上共有57位國家的代表發言，這在聯合國歷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我在現場聽到各國代表的發言，心潮
澎湃，真實地感到是一股歷史的潮流推動中國重新回
到了聯合國。儘管過程很漫長，且充滿艱辛，但是，
這股歷史潮流卻是不可阻擋的，中國重返聯合國是歷
史的必然。
四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然而，

過去四十年世界的變化，中國的變化，中國和世界關
係的變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回顧這些變化，我有三
點感悟：

一、世界需要中國
聯合國是戰後成立的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但

是，在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
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被排除在外。我們不去，聯合
國就缺了一大塊，那是很不正常的。57個國家代表發言
中，很多人就強調，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聯
合國是不完整的。
我們重返聯合國四十年來的表現，也沒有辜負聯合

國和世界人民對中國的期望。在聯合國系統裡，各個
會場都能聽到中國的聲音；聯合國的各種重大決定，
都有中國的參與。我們在聯合國裡不畏強暴，主持正
義，講公道話。我記得，重返聯合國之初，喬冠華團
長在第26屆聯大的發言以及鄧小平同志在1974年第六屆
特別聯大上的發言，都給各國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人們普遍反映，中國重返聯合國為當時美蘇爭霸
陰影籠罩的聯合國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過去在聯
合國裡，批評美國或蘇聯一家的聲音聽得到，但是同
時批評美蘇兩家的聲音聽不到。但中國人去了，根據
事實，對兩家都進行了批評。聯大一般性辯論，有中
國代表團團長的發言時，大廳裡往往是座無虛席。
在兩極體制終結後，我們在聯合國裡高舉和平與發

展的旗幟，一切有利於和平有利於發展的事情，中國
代表團都旗幟鮮明地支援。一切不利於和平，不利於
發展的事情，中國代表團都不贊成。在安理會五個常
任理事國中，中國是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出兵最多的
國家。我們共派遣了2萬1千人次，參加了30項維和行
動。
中國在聯合國四十年的表現說明，世界需要中國。

中國重返聯合國無疑提高了聯合國的威信，促進了世
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事業。

二、中國需要世界
胡錦濤主席曾經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世界的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這是千真萬確的。
中國曾經是一個在世界上領先了上千年的國家，但

是在近代，我們大大落後了。我們為什麼會落後？五
百多年的閉關鎖國，中國置身在世界的大變化之外，
導致了中國的落後。封閉導致落後，落後就要挨打。
這是小平同志總結幾百年的歷史得出的結論。要趕上
去必須開放，開放必須走向世界。重返聯合國標誌
中國走向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中國重返聯合國，是中國當代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

碑。1971年10月25日，聯大通過恢復我合法席位決議
時，與我國的建交國僅有64國，而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
有131國，與我建交國不到會員國的一半。
我到了聯合國之後，所見所聞，深刻地感受到，中

國重返聯合國使我們的外交舞台大大擴大了。過去的
外交舞台主要是亞非地區和社會主義國家。此外，發
達國家中只有法國和部分歐洲國家與中國建交。而我
們回到聯合國之後，我們就可以同世界各國打交道。
舞台擴大了，有助於中國人擴大眼界。
我重返聯合國後，與我建交國迅速增加，到1979年1

月1日，我國與美國建交時，與我國的建交國已猛增到
113國。在短短的七年之內，有49國與我國建交，大部
分發達國家，都是在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後與我建交
的。十分明顯，我恢復了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加
快了發達國家與我建交的步伐。
重返聯合國為我國1978年以來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

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我們的對外開放是對全世界開
放，對全世界開放，需要正式的外交關係作為支撐。
美國、日本、德國等大批發達國家與我建立了正式的
外交關係，為我國同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文化、
教育、科技等領域開展卓有成效的合作鋪平了道路。
中國三十多年的大發展，舉世矚目。發展的速度如此
之快，受益的人群如此之多，建設的規模如此之大，
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這樣的成果，如
果沒有開放，沒有同世界上主要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
關係，那是不可想像的。過去四十年，我國對外合作
的大發展，證明了中國也需要世界。

三、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
全球化已經把世界連成一氣，中國的事情和世界的

大局是密切相連的，也是相互影響的。胡錦濤主席提
出要抓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這是很深刻的。我國重
返聯合國，就是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促進，相互
影響的典型事例。

1971年10月26日，當毛主席聽說聯大通過決議恢復我
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消息時，動情地說：「是非洲兄
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非洲兄弟為什麼要把中國
人抬進聯合國？那是因為我們對非洲執行了一條正確
的外交路線。
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爭

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得到中國的堅定
支援。非洲受殖民主義的剝削、壓迫最厲害。所以，
六七十年代，非洲大陸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鬥爭如
火如荼。我們不僅在政治上、道義上支持這場鬥爭，
而且為正在進行獨立和解放鬥爭的人民提供了力所能
及的援助，還幫助他們培養了一批領導骨幹。
此外，我們對已經取得獨立的非洲國家的援助是真

誠的、無私的。最突出的是1970-1976年，我們幫助坦
桑尼亞和贊比亞修建了一條長達1860公里的鐵路。這個
專案花去我國當時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匯儲備，幾萬工
人奮戰在坦贊鐵路的工地上。這個行動感到了非洲。
當時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曾經說過：「過去，外國人
也曾經在非洲修建過鐵路和公路，那是為了掠奪。今
天，中國幫我們修建鐵路，是為了支援非洲的發展。」
尼雷爾總統的講話，反映了非洲人民的心聲。中國人
真誠地支持非洲，把非洲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來做。
那麼，非洲兄弟也就把中國人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來
做。1971年，聯大討論恢復中國合法席位時，尼雷爾總
統親自飛到紐約，坐鎮指揮；非洲最優秀的外交官阿
爾及利亞外長布特弗利卡、駐坦桑尼亞大使薩利姆
等，都奮戰在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第一線上，衝鋒陷
陣，在所不辭。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有人批評中國修建坦贊鐵路超

出了我國國力，是好大喜功。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
把這件事情放在中國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中來看，你不
能不佩服毛主席、周總理老一代革命家的膽略和胸
懷。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我們後來實行
改革開放時，面對的是全世界，而不是面對狹小的外
交舞台。這樣一個大好的局面，多少錢買得回來？我
看多少錢也買不到。沒有博大的胸懷，不把愛國主義
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行動的。
要開放，必須走向世界；要走向世界，必須登上世

界舞台。聯合國就是世界大舞台。過去，我們講話，
世界不知道，西方主流媒體也不報道。我們來到聯合
國，講話全世界都聽到了，這可大不一樣。人家聽到
你的聲音，才能了解你，了解你，才能開展合作。如
果雙方不了解，合作是無法開展的。十分明顯，中國
重返聯合國對中國後來的進步和發展，無疑有 巨大
的推動。
中國的大發展也推動 世界的變化，過去四十年世

界的變化是巨大的。這次世界的變化與過去世界的變
化有很大的不同。過去世界的變化源於西方，他們推
動世界的變化，我們是被動的接受、適應這種變化。
而今天則不然，我們是推動世界變化的動力之一。中
國的大發展，推動了世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很顯
然，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
互推動的，這是一種良性的互動。儘管在這個過程中
還有很多艱難險阻，但這個良性互動對中國，對世界
都是至關重要的。
2011年10月25日，中國重返聯合國四十周年，這是一

個對中國、對世界來說，都值得紀念的日子。　

經常在《蘋果日報》寫評論的港台節目主持人吳志森，無
視黎智英以金權操縱反對派，竟然撰文為其歌功頌德，在25
日一篇名為《黎智英為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做了好事》文章
裡，他指「黎智英不靠阿爺搵食，才夠膽向『泛民』捐獻，
⋯⋯黎智英其實是為香港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做了好事。」
極盡肉麻之能事，一派擦鞋仔本色，他又指反對派政黨所收
的捐款比建制派少是「揭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悲哀」：「在
香港芸芸億萬富豪當中，黎智英的身家不算豐厚，排名應該
不高，以他一人之力，每年用少得可憐的區區幾百萬，竟然
就可包起香港兩個民主派政黨，與其說是揭露了黎智英操控
『泛民』的驚天大陰謀，不如說是揭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悲
哀與艱辛。」對於黎智英給與「非常教主」那筆莫名其妙的
2000萬捐款，吳志森竟然隻字不提，他再次告訴市民什麼是
袒護。

吳志森擦鞋極盡肉麻之能事
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些什麼，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

麼；反對派亦應該問自己：不要問市民為什麼捐款那麼少，
而要問自己為市民做過些什麼？所有事情都不會是無原無故
的，反對派之所以缺乏捐款，全然是與他們過往的缺失有
關，當一個商家看 反對派議員打 民主的幌子，實質只是
想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而不是 眼於市民大眾利益之上的
時候，還會捐款給反對派嗎？
若我們回看過往發生的一些事，便會輕易找到反對派與民

為敵的例子。特區政府宣布向市民派發6000元，深得人心，
但反對派不滿政府採納建制派議員建議，竟然大呷乾醋，不
惜與民為敵，大唱反調，一時說政府沒有解決深層次問題，

一時說政府短視沒保障退休人士；政府要求通過財政年度的臨時撥款，本與
所建議的政策無關，但反對派因為「條氣唔順」，不是投棄權票，便投反對
票，以致臨時撥款因為未夠票而未能通過，險些令公務員與領取綜援人士
「冇糧出」。另外某些政黨如公民黨之流，不斷唆使一些目不識丁、身無分文
的市民去申領法援提出司法覆核，以政府的錢告政府，他們濫用司法程序，
試圖從中得到政治油水；去年的所謂「五區公投」，本身不單只違反《基本
法》，亦欠缺認受性，可惜反對派一意孤行，令政府白白損失億多元公帑。

為錢而被蒙蔽雙眼無可救藥
以上這些事項，才是市民不願意捐款給反對派的真正原因，試問有誰願意

支持一個賊仔去打劫自己？吳志森被金錢蒙蔽雙眼，盲目為黎智英護短，早
前「維基解密」才揭破黎智英經常與美國駐港領事館眉來眼去，他之所以肆
意與中央對 幹，背後肯定有人支持，連涂謹申和羅致光也得到「嚴格保
護」，有誰會相信黎智英這個「逢中必反」的大頭目沒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
的好處？黎智英旗下的報刊、雜誌經常渲染暴力、色情、賭博，近期還推出
一份《爽報》，成為「過街老鼠」，杯葛之聲此起彼落，其集團股價亦大幅插
水，以現時該集團的財政狀況，黎智英真的可以成為反對派的大金主嗎？黎
智英的「政治捐款」令人聯想到外國勢力，就是因為外國勢力想滲透香港，
他們不得不付上代價，而黎智英的角色極可能是反對派的一個代理人吧了，
他所作的並不是什麼好事，而是其角色必要擔當的事，若不，哪來這麼多政
治捐獻？
為錢而被蒙蔽雙眼的吳志森，不單對黎智英和陳日君的惡行視而不見，還

將反對派的「玩 」行為描繪為「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其選擇性的偏激伎
倆，大概已到達無可救藥程度。

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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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在故鄉蘇爾特被俘之後，被武裝分子打死，視
頻鏡頭傳遍了全世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提出要調查這個事件，但
看來此事肯定會不了了之，因為西方國家顯然不想糾纏此事。
按照國際公認的對待戰俘的公約，以及一般的文明社會的標準，對待

一個在戰場上被捕獲的軍人，是不能任意殺害的。卡扎菲上校是前利比
亞最高領導人，也是武裝部隊總司令，是在逃亡途中被俘的，應該作為
戰俘看待。然而發動對利比亞空襲以及襲擊卡扎菲車隊的北約肯定不希
望承擔這個責任，利比亞的全國過渡委員會聲明並沒有下達處決令，但
這個過渡政府顯然也無意追究此事。
從西方媒體的反應來看，大部分媒體都認為作為推行暴政的獨裁者，卡

扎菲是咎由自取；看來西方媒體都認為，可以使用無節制的暴力對付暴
君，包括處決，可以用這種方式推行民主。
卡扎菲本人據說在逃亡途中，已經對自己過去的作為有所悔悟，但為

時已晚。他從27歲開始統治利比亞，時間超過40年，他的思維方式和行
為方式都不是現代的，毋寧說是沙漠的、部落的，由於利比亞有豐富的
石油資源，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了石油出口的收入與分配，一方面人民

的生活得以溫飽，另一方面卡扎菲實行嚴厲的社會控制，嚴厲鎮壓反對
派。卡扎菲在阿拉伯世界幾乎是孤家寡人，阿拉伯國家聯盟一直支持對
卡扎菲的打擊。
阿拉伯各國都屬於伊斯蘭世界，面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化、利

用和打擊，阿拉伯世界既無法主動推行改革，主動加入全球化的進程，
也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對抗西方，因此被各個擊破是必然的。那些在
「阿拉伯之春」揭竿而起的勢力，肯定不是西方媒體所謂的民主進步勢
力，更多的反映了從近代以來失敗、失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分佈在阿
拉伯各國）的絕望的反抗，只要看看處決卡扎菲的鏡頭，看看埃及人衝
擊以色列大使館的鏡頭，看看阿拉伯各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猜忌，就可
以窺管見豹。
西方再次成功地通過打擊利比亞，通過阿拉伯人打擊阿拉伯人，重新

控制了地中海南部，也可以說這是當代的十字軍東征的又一次勝利，但
是這只是短暫的勝利，未來中東和北非的亂局還將持續，還將出現新的
動盪，那時西方未必能夠掌控阿拉伯世界裡的極端勢力。

行政長官宣佈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其長者政策有突破。進一步
而言，政府可提供更多空間，發揮長者的能力。
施政報告提出了「廣東計劃」，讓選擇在廣東退休安老的長者可以在當

地領取高齡津貼，毋須返港。這種福利可攜性措施具突破性，令7萬名居
於廣東省的長者免卻舟車勞頓之苦。但是該措施的另一個效果是鼓勵了
長者到內地退休。根據統計處的數字，全港98萬名65歲以上的長者，有
4%表示希望回到內地養老。
就此根本性政策的改變，政府應作更佳預備，逐步把其他長者福利擴

展至內地，方便長者。當中醫療券是另一個較易實行的突破點。現時，
政府延長醫療券試驗計劃，每位長者可以獲得10張50元的醫療券，使用
本地的醫療服務。政府可考慮將計劃延伸至廣東省的指定醫院。當然，
合作醫院的選定、醫療券價值兌換、領取手續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
另外，2012年，首間由香港大學和深圳市當局共同籌辦的醫院將會開

始提供服務。事實上，部分長者在內地退休的最大憂慮是內地醫療服務
質素參差不齊。就此，政府應鼓勵更多港資機構與內地合辦醫院。同
時，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訂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
該協議訂明，「探索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廣東設立全資（獨資）醫院的可
行性」。特區政府可就此與廣東省積極協商，協助港資企業在內地開辦醫
院，以供長者選擇。
施政報告也提出了不少支援長者的本地措施，例如以兩元乘搭公共交

通工具、研究推行社區照顧服務券、推出公眾泳池月票等。一直以來，
香港的發展有賴上一代的努力，社會應對其退休生活有所承擔。但是必
須指出，長者不應被簡單地視為是負擔。事實上，長者仍想服務社會。

問題是政府需要推出更多支援措施，讓他們可以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1981年，香港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2.3歲和78.5歲，至2010

年，為80.0歲和85.9歲。壽命的延長令長者能較明顯地分為年齡較年輕和
較年長兩批人士。針對後者，政策可集中在安老養老上；針對前者，政
策則可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雖然香港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但是一般而言，至少按政府僱員的標

準，退休年齡為60歲。長者退休後，很難重投勞動市場。但是某程度來
說，60歲開始是人生一個較為輕鬆的階段，這是因為養育子女和照顧家
庭的重擔已經過去。長者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部分想
退休安老；部分想學習進修；部分想繼續工作；部分想擔當義工等。
舉例而言，工作上，長者累積了不少經驗、知識、技術，若然政府能

提供支援，他們在某些工種如學生教育、陪月和託兒等可能更為勝任。
而且，他們轉工意慾較低，企業能有較穩定的人手支援。社會也不會白
白浪費人才。就此，部分機構便舉行長者招聘會，為有意工作的長者提
供方便。政府應鼓勵更多機構舉辦長者招聘和義工募集活動。同時，應
加強有關方面的教育、宣傳工作等，杜絕歧視，讓長者得到更大的發展
空間。
進一步而言，政府可以研究其各類工種的人手供應情況、未來需求

等，以短期合約形式，聘請有意繼續工作的長者到有需要的崗位上。同
時，考慮調整強積金制度。一般而言，65歲前的僱員只要其僱傭合約期
不少於60日，仍要參與強積金供款。就此，政府可考慮將年齡調低至60
歲，以增加長者的工作意慾，並省卻企業再招聘長者的手續。
事實上，長者政策不止安老養老，還有更多方面的發展空間。

中國的大發展也推動 世界的變化，過去四十年世界的變化是巨大的。這次世界的變化與過去世界的變化有很大的不同。過去世界的變化

源於西方，他們推動世界的變化，我們是被動的接受、適應這種變化。而今天則不然，我們是推動世界變化的動力之一。中國的大發展，推

動了世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很顯然，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這是一種良性的互動。儘管在這個過程

中還有很多艱難險阻，但這個良性互動對中國、對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2011年10月25日，中國重返聯合國四十周年，這是一個對中國、對

世界來說，都值得紀念的日子。

聯合國恢復我合法席位40周年感悟
吳建民 歐洲科學院院士、副院長，歐亞科學院院士

■歐洲科學院院士、副院長吳建民


